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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香港文学强调人文关怀” 
 

专访香港著名作家、文学博士葛亮 
 

深圳特区报记者   钟润生  
 

  相信很多人，谈起香港文学，头脑中还是固化一个概念，那就是金庸、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

说，或者梁凤仪的财经小说。包括去年香港书展评出的年度作家也斯，内地的媒体都觉得陌生。

那么，香港文学，尤其是近些年，香港、内地交流沟通大大方便、密切之后，它的特质在哪里，

变化在哪里？作家在香港这个城市的写作与表达，状态如何？ 
  记者专访了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、著名作家葛亮。作为写作者兼研究者，他对香港文学的观

察更直观，也更立体。 
  香港文学强调语言的方言化 
  “我们对香港文学大概还是存在成见，倾向将之定义为一种地域文学。比方说，似乎只有谈

及‘九七’，谈及文化身份认同，李碧华小说《胭脂扣》等作品的文学意义才得以凸显。”谈到香

港文学的特质，葛亮说，香港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﹐包括强调题材的“在地化”和语言的

风格化与方言化 ；同时，他们的作品中有些普世性的人文关怀存在，大概不能用“伤城”与“我

城”等语境性词汇概括其全部价值，“香港作家西西的批判力与黄碧云的锋利，不见得只放在香

港才成立。后工业化时代带来的种种都市症候乃至异变，在当下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。” 
  同时，葛亮并不否认香港是个更重地域性的地方：“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中西交汇的特质。

另一方面也是关乎它作为城市的独立性。‘中环价值’固然是一个层面，但是，‘老香港’的部分，

特别是殖民文化的历史遗留也让香港人念念不忘。”葛亮说，香港近年来有个非常热的概念，叫

做“集体回忆”(collective memory) ，一个皇后码头的拆迁，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这其实是一

种历史危机感的寄托。就文字而言，也是如此。随意一份香港报纸，都是和现代白话文相去甚远

的 “粤方言书写体”。但对香港本地人，是非常亲切的。文学的呈现，就是地方甚至身份认同感

的直接体现。 
  在香港坚持写作，需要勇气 
  香港的文学从业者生存状况如何？葛亮说，在言说空间上，在香港也许更自由。但从个人生

存的角度，在香港坚持写作，需要勇气，因为有时间与生活的双重压力。但的确有相当一批人致

力于此，“在这个环境里写作，我心里还是踏实的。因为没有什么包袱，写作更多是一种表达上

的需要。这就使我的写作行为变得相对简单。” 
  葛亮结合自己最近完成的一本以香港做题材的小说为例，进一步谈道：“这本新书叫《浣熊》，

这个暑期同时在内地与港台出版，与读者见面。《浣熊》更为关注香港本土民间社会的现实。为

此在撰写过程中，作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和访谈，应该说是一本落在实处的小说。”如在书中所写：

“这城市的繁华﹐转过身去﹐仍然有许多的故事﹐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。当然也

有许多的和暖﹐隐约其间﹐等待你去触摸。任凭中环﹑尖沙咀如何‘忽然’﹐这里还是渐行渐远

的悠长天光。山下德辅道上电车盘桓﹐仍然也听得见一些市声。” 
  港台文学进入内地丰富了当代文学 
  近年来，随着香港和内地交流、沟通日益密切、便利，越来越多的香港作家在内地出版作品、

参加活动，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更开阔的时空。“这两年的港台文学出版状况，大概一方面表现

了华语文学界日益开放的大气候。这不仅指意识形态层面的，而更多是一种文化视野的表达。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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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资深港台作家的作品得以在内地出版，实际将中国当代文学轨迹中相对模糊的部分、我们一直

以来认为是支流的部分明晰化了。如果将当代文学谱系比喻成一棵 family tree，无疑港台文学近

年规模化的出版，令这棵树更为枝繁叶茂。”葛亮说。 


